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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明

*

*李健明（1966-），廣東順德人，《珠江商報》編輯，長期從事珠江三角洲歷史文化和近代文化學人的研究，尤潛心於順德鄉土誌

和人物傳記的研究，現任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作家協會主席、順德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

冼玉清與順德文人的交往及其順德歷史人物研究

作為嶺南著名的女歷史學家，冼玉清不僅鈎沉了不少不為人知而極有價值的順德歷史人物資料，

對順德歷史人物的研究實有開創之功，為後世研究順德歷史人物提供了翔實精闢的素材。本文從冼玉

清與順德文人交往入手，追尋她當年對順德歷史人物史料進行系統梳理的貢獻。

與順德籍教授、著

名人類學家梁釗韜

一起整理文物館文

物。她大量的著述

中多有專門系統地

整理及論述順德歷

史 人 物 的 生 平 著

作，發前人之所未

發。尤其是她對順

德文史資料心細如

髮的閱讀與慧眼獨

具的爬梳，為我們

提供了不少鮮為人

知的歷史細節，生

動地復原了順德歷

史 人 物 真 實 的 面

目。

冼玉清的著述

和思考為後人認識

順德歷史人物和文

化風貌開拓了一個

極具人文價值的學

術視野。

冼玉清（1 8 9 5 -

1965），現代著名廣東

文獻專家、中山大學教

授，曾任廣東省文史館

副館長、嶺南大學文物

館館長。她還是一位傑

出的女詩人、女畫家。

冼玉清治學嚴謹，著述

良多，畢生致力於嶺南

文化歷史人物的發掘與

系統研究，開一代風

氣，被學界譽為有“漢

代班昭”、“宋代李清

照”之女史詞家文才。

冼玉清一生與順

德結下不解之緣，早

年她曾向國學大師黃

節請教詩學，她後來

的重要著作《廣東女

子藝文考》和《流離百

詠》皆請著名順德籍

詞人黎六和題辭。在

中山大學期間，她又

一生砥礪在精勤

冼玉清（1895-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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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玉清與澳門

1895年 1月 10日，冼玉清出生於澳門。她家原

籍南海縣西樵鎮簡村，因清末太平天國期間，祖父

為避戰亂，舉家它遷。父親冼藻揚出生於澳門，十

五歲輟學，後隨親人經商，終有所成就。

冼玉清一直對澳門深懷柔情。她在自傳中有

道：“我八歲開學，在一個林老虎的私塾讀書，

九歲至十一歲，在澳門啟明學校 業，該校教員

是很開通的，那時已學體育、算術、地理、唱歌

等科目了。後來，我父親訪得一位陳子褒先生，

學問是極好的，開了一間灌根學校，父親命我往

遊陳門。”（1）

這位陳子褒先生，名榮袞，號耐庵，新會

人，三十一歲參加鄉試，中第五名舉人。他積極

參加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維新變法。光緒二十

五年（1889），他發表〈八股文言之禍亡中國〉，

深得有識之士好評。他是中國主張應用語體文的

第一人。陳子褒後來東渡日本，專門考察日本的

中小學教育，回國後立志改良小學教育，用語體

文編輯教科書多種，曾在澳門和香港創立學校，

灌根學校便是其中之一，陳子褒成為近代中國文

化教育革新者的先驅。

冼玉清在子褒學堂讀書七年之久，極受老師

和校長器重。她深受陳子褒務實的現代教育理

念、愛國救民的真誠思想與平實藹如的處世風格

所影響。陳校長對她立意拯救中國也立意投身教

育起了不可估量的熏陶感染作用。她一直珍藏着

當年子褒學堂的畢業證書，決心伺機出版恩師的

鴻文大著。

冼玉清在子褒學堂畢業後，往香港聖士提反女

子學校讀英文，後轉入嶺南大學附中，並於次年昇

入嶺南大學學院，歷九年畢業，次年任嶺南大學國

文系助教，其時是 1925年，冼玉清剛好三十歲。

在此後的幾十年間，她曾在日軍進犯廣州時避

居澳門，到晚年患病時亦重返澳門。因此，可以說

　 冼玉清先生早年行狀（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廣東

省文史館編：《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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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玉清的一生，諸如出生、開蒙、求學、避難、養

病等重要經歷都是在澳門度過，澳門可說是冼玉清

的精神聖地。她在自傳中也說：“我家住澳門，住

了五代了。現在西樵故鄉也無人識，已視澳門為家

鄉。”（2）她六十歲在中山大學填寫教職員卡時，仍

舊在永久通訊處一欄中留上“澳門下環圍一號”作為

永遠通訊地址。由此可見，冼玉清與澳門實已血脈

相融而無法分割。冼玉清的著作、思想和事蹟亦成

為澳門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

與黃節答問作詩法

1929年，冼玉清在翰林學士江孔殷、嶺南大學

國文系主任楊壽昌教授的引薦下拜見了嶺南詩宗黃

節先生，從此拉開她一生與順德文人交往與研究順

德歷史人物的序幕。

黃節（1873-1935），字晦聞，廣東順德杏壇鄉

人，近代著名詩人、書法家、國學大師，“嶺南近

代四大家”之一。少年時他在大學者簡朝亮門下讀

書，後到廣州雲林寺苦讀十年。 1905年，他在上海

與章太炎、鄧實等人創辦《國粹學報》。 1908年他

與蘇曼殊、柳亞子等人參與發起成立南社。

1929年，黃節在北京閒居，受劉栽甫、梁漱溟

等人之邀，回廣東任廣東省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

在近代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教授吳宓的《吳宓日記》

第四卷中記有此事：“李（李蒼萍）述在粵半年情形

及經驗，及此次奉粵當局命，來請黃晦聞（節）先生

赴粵主持教育事，宓乃贊之，謂黃先生必允前往。”

可惜滿腔熱忱的黃節來到廣州就職後，諸事掣肘，

無法順利開展工作，再加上蔣桂戰爭，省府主席李

濟深被扣於南京，遂堅決辭職，赴澳門暫居。

當年夏天，冼玉清回到故鄉澳門，與黃節先

生再度見面。黃節詢問冼玉清作詩方法，冼玉清

回答說：“遠溯風騷，以明詩人風世勵俗、溫柔

敦厚之教，與騷人忠厚纏綿、言情 景之法。近

探漢魏詩之造意，與六朝之造詞；而十九首之婉

轉附物、惆悵切情，與陳思王之雋煉噴薄、阮步

兵之腴厚遙深、陶淵明之沖澹精拔、大謝之奇麗

蘊鑿、小謝之清發風華，皆為詩學不祧之祖。下

及有唐一代諸家之變化，和李太白之風韻超邁、

縱橫飄逸，與杜工部思力之遒厚、沉鬱雄奇，皆

詩學當循之門徑。”（3）

黃晦聞聽後，十分贊許，並說：“以此見子之

學，而未見子之藝也。”冼玉清銘記於心。從此兩

位嶺南詩人過從甚密，冼玉清更常讀《蒹葭樓詩集》

以增學養，並習師詩法。

同年 10月，冼玉清北上京華參加燕京大學校

舍落成典禮。她來到大羊宜賓胡同的蒹葭樓再次

拜見當時擔任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的黃節先生，

自然地她不忘帶上心血之作《碧琅玕詩集》。據莫

仲予先生在〈文史芬芳述館賢〉中介紹，冼玉清將

手稿呈給黃節，黃節細讀後挑選出頗為出色的

“竹籟遠喧來枕簟，荷裳暗解念池塘”，“陽春煦

庶物，萬木華且榮。巖野抱幽秀，澹澹豐格成”

等詩句，但他還是認為：“意境似從謝康樂〈登池

上樓詩〉變來，惜造句未工耳。”並批下十二字：

“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這語重心長

的評語對冼玉清影響深遠，她後來一直謹記“務

去陳言”追求“真切”的教誨，且遵守老師“務戒

篇太捷”的真言，並在日後的詩歌創作中嚴格遵

循此律，因而畢生詩作字裡行間始終散逸着一股

真摯情感，冼玉清可謂為堅守黃節藝術創作思想

的得意門生。另外，黃節曾對她講：“吾粵詩格

之濫，濫於張南山。”告誡她力拒應酬之作。她

也終生恪守師言，作詩甯少毋濫。

黃節去世之後，冼玉清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

（1940）五號香港《工商日報》上的“黃晦聞追悼專

刊”中特撰〈憶黃晦聞先生〉一文，回憶黃節先生先

時對她講：“昔節庵語我，豐功偉烈，成不成有天

意存焉，至以區區作詩豈亦不可能成就耶？節在

以此勉僕，僕以此勉學也。”

由此可以看出，黃節沉雄鬱勃去陳出新的詩歌

風格和沉潛篤定心無旁騖的治學精神，曾長久地影

響着冼玉清，而冼玉清則畢生以黃節為楷模，潛心

鑽研，不求聞達，最後也卓然成家。二十三年之後

的 1963年，冼玉清在《羊城晚報》上發表〈愛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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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黃節〉一文，語句深沉，情繫於文，可見她確是

無法忘懷。

潛心研究梁廷楠

1935年，冼玉清的專著〈梁廷楠著述錄要〉刊

登於《嶺南學報》，這是冼玉清長篇論述順德學者的

開始。

梁廷楠，字章冉，號藤花亭主人，清嘉慶元年

（1796）出生在順德倫教鄉一家書香門第。梁廷楠是

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戲劇理論家和劇作家。

作為民間名儒，梁廷楠一直擔任越華書院、越

秀書院監院和學海堂學長等職務，但他畢生未正式

入仕，到晚年才因曾積極協助欽差大臣林則徐禁煙

抗英而獲內閣中書虛銜，因而他雖著作等身，卻難

入宦俗眼目。冼玉清通讀其文獨具慧眼，很清楚這位

藤花亭主人“於李黼平為學生，於陳澧為前輩。學問

淹貫，著述宏博，而於史學尤精”（4），特別是其著述

“種類之多，範圍之廣，實近世所僅見也”（5）。據統

計，梁廷楠共有著作三十四本，涉及史學、海外歷

史地理、宗教、藝術、戲曲、詩文、防守及夷事、

經學、金石等領域。作為後世史學家，出於責任感

與學術敏感，冼玉清“為撰概要，而（以免）散佚至

不易觀”（6），其用心良苦。

《論語古解》是梁廷楠最早的著作，當時他才二

十八歲，“取自僅迄唐三十餘家之說，摘與《朱子集

註》異者，依次排纂，彙得十卷。”

雖然後世人多半祇知朱熹的《論語集註》，其

實梁廷楠的《論語古解》實可補朱熹《論語集註》

對名物訓詁的粗疏不足。如“有朋自遠方來”的

朋，朱熹解釋為“朋，同類也”；梁廷楠則集各家

之說云：“包氏咸曰‘同門為朋’，鄭氏玄曰‘同

師為朋’。黃氏曰‘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為

友’。”（7）梁廷楠雖不着一字評語而引用諸家之

說，其釋語顯然比朱熹更到位。因此，書中大量

引用了這些細微準確的前人註譯，澄清了朱熹充

斥《論語集註》的那些含糊不清的解釋，彌補了朱

熹空疏粗泛的缺陷，以更紮實而具體地訓詁註釋

前人著作，在折射作者樸實的理性治學態度與思

想的同時，展現了作者紮實而深邃的學術根基與

目光。因此，兩書對照參考更能讓讀者迅速抓住

原著的思想核心。

此外，《四庫全書》收集的唐前論語註解本祇有

三本，而梁廷楠卻收集了唐代以前關於《論語》的註

解“三十餘家”，他還在作註時採集各家學說，與朱

熹的《集註》相對照，從而達到作者“未嘗不足為學

者廣見聞之一助，況其中又多與宋儒互相發明”的

目的，而在字裡行間梁廷楠那深入細緻的考訂工作

無疑是後人更順利接近前人思想堂奧的階梯。因

此，冼玉清在細讀全書後認為：“溯自元明以來，

學者祇知墨守朱說，而不問其他。觀此書知廷楠讀

書上下千古，眼光甚銳，不同人云亦云之輩也。”（8）

不過，她也指出其中之不足：“至書之內容，祇摘

句加解，並非全解。”（9）其弱點是無法讓讀者通過

此書得窺《論語》全貌，祇能與朱熹的《論語集註》

相互對照閱讀，削弱了自身獨立的學術地位，這或

許就也是此書無法單獨流傳影響廣被的原因之一。

可見，冼玉清雖對其上下千古的銳利目光深表讚

許，但對其不足也直言發論，體現了其正直不阿的

謹嚴風範。

一般人論述梁廷楠雜劇創作和戲曲理論，多

就事論事，而冼玉清卻從梁廷楠《曲話》中勾出了

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原來其族父梁森精通曲

學，在清高宗乾隆第五次南巡時曾承辦梨園樂

班，於一年之前請大學者王文治精心創作新劇，

“慎選諸伶色佳者充之”（10），在西湖行宮敬獻供

奉，“每演一折，先用黃綾底本恭呈御覽；輒蒙

褒獎，賜予頻仍，森亦緣此陞官矣。”（11）冼玉清

因而認為，梁廷楠的曲學研究和雜劇創作影響的

源頭應是梁森。雖然梁廷楠創作《小四夢》時說：

“古今皆夢境也，普天下皆夢中人也。達者於所歷

之悲歡離合，盡作夢觀。人在夢中，不知是夢，

其歡合悲離之致，了不與真異，惟其既醒之後，

則別之曰：夢而已，人死其情狀不可知，若猶一一

記憶平生，則視生平所作，直醒後之夢耳。”（12）但

她似乎並不否認梁氏創作戲曲也希望能得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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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特別是政府官員關注這一微妙心態。後來，

鄧廷楨為梁氏作序也多少印證了這一推斷。冼玉

清對梁廷楠創作內心取向的闡述雖引而不發，卻

無疑已暗揭其微妙之心態。

1834年，兩廣總督盧坤在越華書院設廣東海防

書局編纂《海防彙覽》。後世一般人祇知道他是書局

總裁，梁廷楠等五人為編纂，書頁中也明列梁廷楠

祇是其中一人而已。但冼玉清根據《廣東海防彙覽》

後序中的〈藤花館駢文〉一段文字，指出此書實是梁

廷楠一手編纂，因為梁廷楠在後序中說：“是書成

於道光，多至百餘卷，陳舍人（鴻墀）意，而余一手

所為也。徵引既博，不免有大同小異，復閱自嫌繁

衍，請於鄧解筠（廷楨）制府，薦集四君子者賞而節

之，仍令余始終其事。故節後再有去留如今編。余

撰例言並以是跋，詳其緣起曲折之故。甫定，而林

少穆尚書奉命以海事來，索閱稱善。於是制府（鄧

廷楨）仍依敏肅初志有恭錄進呈之議，則此跋體弗

協，引裝時遂自除去，而今稿偶存，附記於此，他

日有所考焉。”（13）

冼玉清鄭重地指出“現本《海防彙覽》無此跋，

因預備進呈故除去。無此跋，人遂不知為梁廷楠一

手所為，特為考訂於此。”（14）她不吝筆墨，為這位

一直默默作出最重要貢獻的史學家正名立傳，以補

前人之疏漏。

尤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梁廷楠就曾撰文介紹

美國的政治制度：“彼自立國以來，凡一國之賞

罰、禁令，咸於民其值得定其議，而後擇人以守

之。”他贊歎說：“未有統領，先有國法。法也

者，民心之公也。”（15）冼玉清緊跟其後，精闢地

指出：“梁廷楠極心儀於合眾國之法制。”（16）其

實，在當時仍是清朝集權封閉的統治年代，梁廷

楠出此言已可謂驚世駭俗，所以，冼玉清才作出

如此評語。但那還不算，梁廷楠甚至放言縱論曰：

“統領（總統）限年而易，殆如中國之命吏，雖有善

者，未嘗以人變法。”（17）其潛臺辭毋疑是說，別

人當總統可限年而易，當朝皇帝的位置實也可借

鑒摹倣之，這在當時可謂大逆不道。不過，這種

石破天驚的言論卻多少反映了當時一批眼界開闊

的智識分子們的共同心聲。可惜的是，這些發自

嶺南社會最低層的智識分子們的聲音卻十分微

弱，一直不為人所知悉，幸得冼玉清潛心收集，

系統勾勒，為我們清晰地描繪出了一百多年前一

位率先開眼看世界、理性得深沉、充滿血性的鄉

間學者形象。

作為鄉間儒生，梁廷楠雖在諸多領域成績斐

然，早已卓然成家，但此前祇是零散地留存在前人

筆記和簡略的史書記載之中，如此系統地收集這位

近代卓有成就的嶺南學者的著作並客觀地加以評述

其學術地位者，冼玉清毋疑地乃為首創之舉。迄今

學界對梁廷楠的研究仍多空白，而冼玉清在大半個

世紀前的梳理縷析，已凸現她深遠獨到的學術眼光

與苦心爬梳之國學功力。

發掘一批順德才女

 1938年，冼玉清的重要著作《廣東女子藝文

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她“年來纂修縣誌，博

搜群書，婦女專集，輒有過眼，隨手編目，所積漸

多”的心血之作。全書收集了明清兩代粵籍名媛閨

秀乃至外省來粵才女的詩作、著作，並分別作論述

評價。該著作之學術地位，誠如黃任潮先生在〈冼

玉清的生平及其著作〉中所評論的那樣，它“是廣東

女子藝文專輯開山之作”。

冼玉清在後序中指出：“就地理分配，計順德

二十二家，番禺一十九家，南海香山各十二家。

（⋯⋯）大抵吾粵文風，以廣州府之順德、番禺、南

海、香山為盛，加以交通便利，易為風氣，作者之

眾，理固當然。”（18）

作為擁有才女數量最多的地區，順德一直為冼

玉清所注目。或許是同為歷史學家之故，她對清代

女史李晚芳的文字引述尤多。

李晚芳，“清代康雍年間人，龍津（順德陳村一

帶）處士心月女兒。（⋯⋯）及長，適碧江（順德北

滘）梁永登，守禮嚴密，以聖賢之學自期，研究經

學，兼善制義，著論多前人所未發，同邑蘇珥、何

夢瑤皆重之。”（19）蘇珥、何夢瑤都是當時廣東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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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的順德籍大學者，他們對這位“村落一女孩”

如此敬重，足見其犖卓不凡。

李晚芳在自述中說自己“幸五兄一姊，俱讀父

書，織紉之餘，竊隨諸兄姊後，留心稽古，雅慕昭

（班昭）之為人，奇其志，嘉其遇，喜讀其書，因溯

源而讀龍門之書，索玩久，若漸知門徑。”（20）

我們不妨欣賞一下冼玉清引用的李晚芳關於

《史記》及司馬遷的評論。李晚芳在《讀史管見．讀

史摘微》中認為，《史記》的作者“其識甚高，其學

甚博”，“其文峻潔雄偉，自成一家。”隨之筆鋒一

轉，繼續寫道：“獨惜其立意措辭，多有憤忿不平

之氣據於中，雖未藉立言為發泄，而靈臺未淨，則

繫纍偏僻之私，往往吐露於字裡行間，故其文肆而

不純，諧而多怨，究其本所失，失在自是而不知其

過。”（21）

作為自命“村落一女孩”的李晚芳，一語道出

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之《史記》的

潛在硬傷，就是“私憤充溢”，此雖語出驚人，卻

在情理之中。凡細讀《史記》的人們都會發現，司

馬遷對他尊敬的人，常以深情筆觸 述其事，即

使是戰國四公子，司馬遷也獨愛信陵君，稱他為

魏公子（其他幾位則僅稱君而已），甚用心刻劃

之，筆墨精妙，令眼界甚高的李晚芳也不時贊歎

其筆端的才情。她寫道：“篇中（〈魏公子傳〉）摹

其下交貧賤，一種虛中折節自在心性中流出。太

史公以秀逸之筆，曲曲傳之，不特傳其事，而並

傳其神，迄今讀之，猶覺數賢人傾心相得之神、

盡心盡策之致活現紙上，真化工之筆也。”（22）

不過，相當理智的李晚芳認為，她對司馬遷

作為史學家的這種做法持有不同看法：“深惜遷

有如是之才，（設想）使其得聞聖人之大道，則心

胸開豁，必無救李陵之誤，又何致憤忿不平若

此？（但她遺憾地看到）嘗觀報任安一書，忿君者

十之六七，憤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無一言反

諸己之內容，所謂自是而不知其過者，非歟？持

是心而修國史，大本已矣。故平準封禪，盡屬謗

書。諸傳諸贊，半藉以豎其憤忿不平之氣，入世

而欲上繼知我罪我之心法，余未敢輕信也。”（23）

作為直筆的太史公，司馬遷一直是傳統視角中

完美無瑕的正面人物，而李晚芳卻劈肌剝理，窮追

細察，不僅將前人大為贊歎的所謂直言抗命的形象

輕輕推開，而且切進司馬遷的真實的內心世界，指

出這位史學大家的學養與性情缺陷，頗見其類似於

現代文學心理分析之精粹。當年大史學家陳寅恪堅

決不作清史研究，蓋因避免感情色彩影響對歷史的

思辨與評判，而這位鄉間才女冷靜而深刻的剖析，

頗與陳寅恪不謀而合。怪不得龍門知縣伍鼎臣說：

“深非馬遷之見而以是見駁之，（⋯⋯）此固非有天

才大學大識不能為斯論者。”（24）

此外，對廉頗、藺相如的評論也可看出這位女

史的卓越見識。她在《讀史管見》中說：“人徒以完

璧歸趙、澠池抗秦二事，豔稱相如，不知此一才辯

之士所能耳，未足以盡相如；惟觀其引避廉頗一段

議論，祇知有國，不知有己，深得古人公爾國爾之

意，非大學問人，見不到，亦道不出，宜廉將軍聞

而降心請罪也。人祇知廉頗善用兵，能戰勝攻取

耳，亦未足以盡廉頗；觀其與趙王訣，請立太子以

絕秦望之語，深得古人社稷之旨，非大膽識不敢出

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她又說：“廉將軍居

趙，事業甚多，《史》獨紀其與王訣及謝相如二事，

非略之也。見引二事，皆非常事，足以概略廉將軍

矣。讀此可悟作史去取之法。”（25）

如此一位深具史識直抒己見的女子，稱得上

是順德具有理性思辨才華的智識女性典範。因

此，冼玉清直接引用陽江才女謝方端序言：“今

順德梁李孺人《讀史管見》一書，其摘微辯論，能

洞悉深奧，而乃出於閨帷手著，斯亦奇矣！”（26）

她不作一語點評，祇是大段引用，其實多少有點

惺惺相惜的意味。

李晚芳另外一本重要著作是在中國古代女子教

育史上頗具爭議的《女子言行纂》。當年她編纂此書

的目的是：“謹纂周漢以來名儒淑媛之嘉言善行，

可以補周官戴禮之闋而裨於齊家之助者，采輯成

書，漸附以己意。”（27）

在總論中，李晚芳說：“女學之要有四：曰去

私，曰致禮，曰讀書，曰治事。”她強調說：“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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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德莫病於私，故去私為首。私念淨盡，則天理

流行。天理者，禮也，故以敦禮次之。敦禮則耳

目手足起居動作皆有規矩可循而不容越。然節目

度數親疏隆殺具載於書，故以讀書次之。”（28）

雖然後世不少學者對此有所批判，但李晚芳強

調的是讀書對於女性的作用。她說：“讀書則見禮

明透，知倫常日用之事，責備無窮，自當着力事事

而不敢怠惰，故以治事終焉。　　四者皆所以檢束

身心，而立齊家之本，其 有如此者。”（29）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她堅守這點底線

顯然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雖然那些多是四書五經

或“女子規”等教化之書，但多少強胜於目不識丁

者。《順德縣誌》對李晚芳的記錄十分簡略，幸得冼

玉清鈎稽古籍，通過大量文字將這位清代傑出女史

深邃的識見和雍容有度的為人處世形象勾勒出來，

令後人得以一睹其豐采。

值得一提的是，冼玉清還將梁廷楠的兩位女

兒行狀發掘出來。一位叫媛玉，一位叫媞玉，兩

位皆“能詩文，通群籍”。且不說她們伺奉祖母以

身相殉的感人事蹟，重要的是林則徐在其姊妹著

作《同懷剩稿》的題辭中說，廣東海防地圖數萬言

的“蠅頭小楷”都是出自這兩位閨閣才女之手，令

他十分驚歎與羡慕，同時又令他深感惋惜，因為

梁廷楠告訴他，這兩位不櫛進士都在如花年華過

早凋零，令重撿舊書的林則徐發出“世事滄桑遷

流無極”的感歎。梁廷楠在〈藤花亭書畫跋〉中對

當年的回憶誠足以豐富這段史實：“稍獲餘閑，

兩女必啟櫝淪茗，就明鏡雲榭開窗研墨濡毫以待，

胸中塵垢，至是頓消，目養心怡，全神畢注。”（30）

此真乃人生快哉之勝事。可惜，一切都已風流雲

散，幸有冼玉清為我們留下當年的雪泥鴻爪，不然

一切早已湮沒在歷史的煙塵裡無人知曉了。

另外，從林則徐為《同懷剩稿》題寫的文字中，

我們又可反證當年梁廷楠自述獨撰的《海防彙覽》的

確所言不妄。因為林則徐在文中也說：“⋯⋯蓋廣

東海防彙覽局備纂底稿（⋯⋯）梁章冉文廣（廷楠）

實總其事。”（31）可見他非常清楚當時的細節，祇是

不便直說而已。細心的冼玉清卻在另一本書裡面不

露聲色地傳遞了這一重要信息，讓有心的研究者自

行接駁片言隻語，用心良苦。

另一位被冼玉清發掘出來的人物就是清暉園的

四小姐龍吟薌。她是龍令憲的四姐，在光緒三十年

（1903）去世。冼玉清提到龍吟薌的《蕉雨軒詩集》乃

“多寫情之作”，引用〈端午清暉園即事〉一詩：其

中“綠葉成蔭春又去，清波依舊水長流”，神思頗見

搖曳，足現閨秀風韻。龍家族人，女性雖多，但名

難附經傳。不過，龍吟薌經冼玉清鈎沉發掘，巳可

補縣誌之不足。尤其珍貴的是，冼玉清順帶將龍令

憲在《五山草堂》裡面描述清暉園的詩歌悉皆隨錄附

帶，為我們提供了一百多年前這座私家名園的原有

風貌，不妨借此一讀而共賞之：“我園清暉，在城

南隅，有池有館，八九畝餘。中植嘉木，千百為

株，色花聲鳥，四 周如。以鳴代琴，以讀我書。

畦蔬初熟，廚釀盈壺，興來不淺。弄翰執觚，抗古

暴哲，風於唐虞。”（32）

順德二十四位才女，經冼玉清在浩瀚典籍中剔

除塵埃，將她們的才情、品格、豐姿一一描摹勾

出，復原了昔年美貌，重現了當年閨閣教育的素質

和社會風尚，更為後人研究順德乃至廣東明清時期

民間女性教育提供了一份翔實的珍貴史料。

對順德鑒藏家的研究

廣東鑒藏之風，冼玉清指出乃在“嘉道後始

盛”。她認為，研究這些前人把玩的珍品，不僅

可以解讀不同時代的社會風貌和文人情趣，更有

助於考證訂訛，釐清前人謬誤。因此，她曾收集

研究自明代到近代的五十位廣東著名鑒賞家，其

中有八位是順德人氏，對他們一一細加評述。她

心細如髮，指證謹嚴，往往可補前人論述之不

足。例如，她介紹龍山人溫汝遂就講他：“專心

畫竹，以己意造未新法，好事者每以炙鵝換之，

傳播日下，為成邸所稱。”（33）乃以黃庭換白鵝式

的文人雅事折射溫汝遂推陳出新的藝術創作精神

與平易瀟灑的生活情趣。這一軼事在《順德縣誌》

中沒有記載，實可補其遺缺。另外，冼玉清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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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溫汝遂收藏有元朝大書畫家吳鎮的竹卷，這又

為我們解開了畫家點染墨竹得以超勝同儕的奧秘

所在。精於收藏的溫汝遂在當時已名聞遐邇，

“收藏家訂日期，具榼酒於珠江，各出所有，互為

品評，殿者供其費，汝遂每出必第一。”（34）冼玉

清還告訴我們：“粵人治金石學者，當時推溫汝

遂與潘有為為首。”（35）潘有為是番禺人，乾隆年

間進士，大學者翁方綱的入室弟子，為名震嶺南

的金石權威，而溫汝遂能與潘有為雙峰並峙，可

知其身手不凡。至於介紹溫汝遂的弟弟溫汝適，

冼玉清祇花寥寥幾筆，就已形神畢具：“工人

物，得陸探微筆法，善作草書，旁及篆刻。”（36）

她在結尾還透露了溫汝適藏有岳飛的墨迹，其收

藏之富，不言自喻。在寫到李文田的泰華樓時，

她對李文田擁有〈泰山石刻〉、〈華嶽廟碑〉的經

歷娓娓道來，並以正史記錄補充之：“光緒二十年

倭人內犯，文田疏請啟用恭親王奕訢，又奏請暫停

舉辦皇太后萬壽慶典，其敢言為朝列所敬仰。”（37）

文如剪影，勾勒了這位癡書嗜文的大學者那鯁直忠

信的輪廓。

冼玉清簡述佛山名士梁九章工畫梅好奇石，並引

用別人贈其輓聯“石多頑趣今無主，梅有花神亦哭

君”，亦清晰地勾勒了這位融生命激情入清梅瘦石的

性情中人的秀雅形象。而在論及辛耀文時，冼玉清獨

拈其“藏品皆不蓋玩賞章，此則異於一般收藏家者

也”（38），凸現其獨異流俗風姿卓絕的文士身影。

另外，有一位並非順德人氏的潘正衡，卻“雅

慕黎簡，購其書畫盈室，因以黎名齋”。因此，後

人評論說：“二樵三絕畫書詩，後世揚雲定見知。

四壁蕭齋留手迹，可憐生恨不同時！”（39）從中可見

黎二樵的名氣。而上文提到的梁廷楠，也是一位收

藏大家，冼玉清說：“年十四五即癖嗜鍾鼎文字。

家藏宋〈宣和博古錄〉，晨夕摩挲不少釋。”（40）他

的祖父、父親皆大量收藏軸卷銘器，後亦皆歸梁廷

楠所有，因此他不僅擁有“漢王氏鏡”、“唐煉形

神冶鏡”等珍貴文物，更擁有“周散氏盤”等稀世

珍品，為他撰寫金石著作提供了難得的實證。

冼玉清筆下評騭那些鑒藏名家，皆擅場於捨形

取神而點睛破壁，詳述鑒賞大家的藏品源流，勾勒

各人的風骨神髓，使前朝人物呼之欲出，其精練的

筆墨功夫，令人可從小中見大而感悟良深。這興許

是冼玉清得力於長期浸霪經典鈎沉書海而自己又是

位傑出詩人之故罷？

除上述專著外，冼玉清從上世紀 40年代開始就

陸續撰寫了〈順德才女劉雪蘭考〉、〈順德之北田五

子〉、〈何惠群之歎五更〉、〈黎二樵兩事〉等文章，

而在《粵東印譜考》中也收集了李陽、老廷光等不為

人知的民間篆刻能手的事蹟。作為一位嶺南傑出的

女史家，冼玉清在撰述大量關於嶺南歷史文化學術

論文的同時，將目光投向名人輩出的順德，且抱着

“其文直，其事賅，不虛美，不隱惡”的宗旨，探賾

索隱，考辭就班，終於成洋洋大觀，為後人研究嶺

南珠江三角洲水鄉的順德文化歷史作出了承前啟後

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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